
洛齐

京剧麒派艺术，如同书法的泼墨挥毫，苍劲有

力，入眼生辉；又象石涛的山水，浑厚质朴，雅俗共

赏。而麒派艺术的形成，则是周信芳(艺名麒麟童)

综百师之长汇于一身，在当时的租界地上海，溶入
西洋文化、商品意识和革新精神，创造一种独特的

京剧老生的表演风格和一批代表剧目，后为广大

崇拜者誉为“麒派”。如同百川流人长江，又与大海

相汇，撞击巨大的波澜，营造出一块独特的滩地，

后被冠名上海。

在周信芳诞辰90周年(逝世十周年)的1984

年，为了继承和发展麒派艺术，上海举办了第一期

麒派艺术进修班，选招了来自11个省市的22名

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京剧老生演员集中培训，同时

又在全国范围内举荐最具麒派代表的麒派表演艺

术家出任主教，当时首推年已七旬、仍任安徽省京

剧团团长的徐鸿培先生。通过麒派名剧《清风亭》

的教练，他那传神的麒派表演和教授麒派艺术的

才华，得到与会专家和同行的交口称赞，使他为传

播和发展麒派艺术又作贡献。

徐鸿培虽为麒派传人，而他从艺则始于谭(鑫

培)派，是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广采博收、兼容并

蓄，结合自身的条件和市场需求，逐渐形成由谭到

麒，享誉苏、浙、沪、湘、鄂、赣、闽、皖等地。62年正

式拜周信芳先生为师，受到画龙点睛的指教，使他

在表演艺术上如虎添翼，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形

成了最具麒派神韵的麒派艺术传人。

艺精于博
——记麒派传人徐鸿培

口黄刚强

艺海无涯苦追求

1915年，徐鸿培出生在上海近郊一个普通的

家庭。少儿时有缘于京剧，是因为有一个戏迷的外

婆，常带他到先施公司乐园看京戏，星期天不上

学，二角钱门票可以在乐园里看一天，虽然那时还

听不懂唱的什么，但戏中热闹的场面却紧紧地吸

引着他，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就模仿戏台上的动作

比划起来，还真有几／0-象样，常常逗得全家人哈哈

大笑。平时每天放学回家，一有空就打开留声机跟

着学唱，后来能唱《骂毛延寿》、《莲英惊梦》等戏里

的几个唱段。

有一天，给律师当翻译的父亲徐文卿带着徐

鸿培到朋友家会客，大人们在屋里喝茶聊天，听见

院中有一童声有板有眼地唱“未开言不由我牙根

咬恨，骂一声毛延寿卖国的奸臣⋯⋯”客人中有一

人正是周信芳的父亲周琴仙(艺名)，他好奇地走

到窗前，只见～男孩手舞足蹈，连唱带比划，周老

先生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唱得不错嘛，叫他进来

再唱两段给我听听。”于是徐文卿把儿子叫进屋，

向周老先生请了安，然后年幼的徐鸿培又大方地

唱了几段，赢得大人们一片掌声。周老先生连说

“不错，不错，这孩子是块材料，要想学戏准能学出

来”，又回身对徐文卿说：“你要是舍得，就把他送

到我家去学吧”。这下可乐坏了徐鸿培，忙抢着说：

“爸，我愿去!”从那以后，不满10岁的徐鸿培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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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就去南京路大庆里周宅，正儿八经地向周

老先生学起戏来。

在周家那座三间两厢的楼房里，他常看见一

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人走进里屋书房，后来才知道，

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信芳先生。徐鸿培虽年幼，

但学戏鬼机灵，不论是唱念还是表演，他心领神悟

一学就会，接受能力很强，周老先生也特认真，精

雕细刻，严格要求，启蒙戏《黄金台》整整教了一

年。后来周老先生看出了苗头，就与徐文卿商量，

他要孩子“干脆就拜周信芳为师，正式学戏”。那时

拜师要签关书(契约)，八年学徒、二年帮师、成人

靠己、生死在天，父母也无权过问。虽然徐鸿培自

己满口答应，但终因其年幼，父母舍不得而未同

意。

徐鸿培对京戏特着迷，苦苦哀求父母非要学

戏不可。为了满足孩子的心愿，已经失业的父亲，

还是不惜典当衣物，以每月lO块大洋，把11岁的

徐鸿培送到吴宝奎先生那里学老生戏。吴先生的

艺术造诣很高，高庆奎、贯大元都跟他学过戏。每

天早晨，徐鸿培伺候吴老先生洗漱完毕，买好早

点，沏好浓茶，然后听先生边喝边聊，从程长庚、卢

胜奎编演36本三国戏唱红了京城，到谭鑫培、汪

桂芬、杨小楼等御戏子进宫演戏轶事⋯⋯说者海

阔天空，听者受益匪浅，然后再言归正传地教几

句。虽然花两年功夫学了《捉放曹》、《乌盆记》、《武

家坡》三出戏，但却非常扎实，从吐字发音、行腔归

韵，到抬手投足、一招一式，吴先生要求都非常严

格，徐鸿培学得也特别认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吴老先生回北京去了，经人介绍，徐鸿培

又向瑞德宝学戏，刚学了一出《南阳关》便随瑞先

生去汉口搭班演戏，为了狠劲练功，不慎摔坏了左

臂，无奈暂回上海家中治疗。愈后父亲又托朋友找

到了陈永奎，陈先生开始不同意，后听徐鸿培唱了

几段，发现他是个好材料，于是满口答应，并与徐

文卿写了“八年学戏，二年帮师”的契约。陈永奎既

收徒，就不惜下本投入，他自己是唱花脸的演员，

却为学老生的徒弟请来了许亮宸和周永泉两位老

师双轨教学，每天上午跟许亮宸先生学戏，下午跟

周永泉先生学戏。因那时的嗓子好，重点学谭派

“三斩一碰”等唱功戏，一年多的时间学会了二十

多出，进步很快。一年冬天，周永泉先生带徐鸿培

到扬州教戏。一次偶然的机会，16岁的徐鸿培首

次登台，演出了《击鼓骂曹》，由于唱念地道、声洪

味醇、鼓套子打得有节有韵而一鸣惊人，从此就不

断登台。后来到江苏溧阳城隍庙剧场挂牌演出，前

三天的打炮戏是《击鼓骂曹》、《珠廉寨》、《一捧

雪》，演过后，满城传递着《徐鸿培特刊》的报纸，对

他醇厚的谭派唱腔和潇洒的老生扮像以及表演等

都给予了极好的评价。

数月后返回上海，师傅陈永奎正在天蟾舞台

搭班唱戏，当时挂头牌的是周信芳，花旦小杨月

楼，武生刘汉臣，青衣王芸芳，花脸刘奎官等都是

名角，相互配戏珠联璧合，满台生辉。尤其是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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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主演的《追韩信》、《投军别窑》、《群英会》等戏，

紧紧地吸引着徐鸿培，使他对麒派的表演艺术痴

迷了。于是，周信芳演戏他常常去看，边看边学边

练习，再经多方请教，开阔了艺术视野，丰富了新
的剧目。

18岁正赶变声期，嗓子“倒仓”无法再唱，不

但自己着急，父母担忧，师傅更是焦虑。众人的期

盼，激励着徐鸿培暗下狠心。他不畏三九严寒，每

天天不亮就起床，和吕君樵、潘鼎新等几个青年一

起，跑到十里以外的南郊潮会山庄去喊嗓子，白天

回来随友人向范叔年先生学麒派戏，再向王九龄

先生学潘(月樵)派戏。他学戏非常投入，平时连走

路也不忘背台词练唱腔，有时走在路上情不自禁

地进入了角色，就独自表演起来，晚上在家没地方

练功，就到马路僻静处，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很

能吃苦。经过一冬一春的发奋，嗓子喊回来了，终

算闯过了“倒仓”这一关。19岁再演戏，剧目大大

地丰富了，他一边演谭派戏，同时也演麒派戏，白

天演谭派戏，晚上演麒派戏，或前边演一出谭派

戏，后边庄轴再演麒派戏。尤其是演麒派的《四进

士》、《追韩信》、《徐策跑城》、《斩经堂》等戏，更受

观众欢迎。

21岁满师，结束了学徒生涯，但还要按契约

规定唱二年帮师戏，之后就可由自己到处搭班唱

戏。他到过杭州、宁波、厦门等地演出，由于他的戏

路子宽，剧目丰富，加上那时的嗓子好，扮像好，所

到之处无不令观众青睐。然而，观众的热烈掌声和

丰厚的演出收入，并没使徐鸿培满足而就此止步，

他通过演出不断吸取意见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不

断向自己挑战，尤其渴望求得麒派艺术的真传，而

那时，正是日本侵略中国，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的时

期，求艺谈何容易1

1936年冬，傅作义部队收复了被日寇占领的

百灵庙，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援，为表达京剧界

对前线的慰问，徐鸿培、吕君樵、潘鼎新、李瑞来、

筱文林、钱麟童、李君玉、盖君亭等八位青年艺人，

三次去“伶界联合会”，要求通电慰问抗日部队，虽

遭婉言拒绝，甚至被同行中一些人讥笑为“小八
魔”，但却影响很大。

“八·一三”之后，田汉，欧阳予倩、周信芳等

发起和领导的“文化救亡协会”即在上海宣告成

立，又宣布成立了以周信芳为首的歌(京)剧部，徐

鸿培等八位青年艺人积极响应并参与，同时还有

高百岁、金素琴、金素雯、马丽云、葛次江、张彦坤、

杨宝童、筱文林等几十位京剧艺人。一次在卡尔登

剧场共商抗日救亡大事，并合影留念。从此，“小八

魔”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战事演艺事，并集体编演了

《亡蜀恨》，借古喻今，以斥责侵略者的奸险，强调

了亡国惨痛的教训。此时的徐鸿培对周信芳不论

从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无比崇拜并追随，决心还要

再下几年苦功，专攻麒派戏!但由于当时周信芳众

多的社会活动和繁重的舞台演出，无暇从教，因此

就求教于跟随周信芳配戏多年，精通麒派又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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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范叔年先生，范先生说：“跟我学戏可以，
但要拜我为师从头学起，再下三年功夫。”为了潜

心学习麒派艺术，已然成名的徐鸿培毅然停止一

切对外演出的合同，脱去西装剃了光头，青衫布履

前去拜师，重新学戏，专攻麒派，再攀高峰。

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功底和舞台实践的经验，

此时再学戏，得到的则是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收

效。加上学戏的同时，常去看周信芳的演出，边看

边学，再经范先生的点拨指教，收效很大，周信芳

常演的剧目一百多出，特别是麒派名剧，他基本都
学会了。但只学戏不演出，有支无收，不但积蓄全

部用光，连前几年赚钱所购置的服装、戏箱等，也

都先后进了当铺?⋯“

红氍毹上展风采

人生戏剧在天地大舞台发挥，戏剧人生则在

舞台小天地展现。演员离不开那一亩三分的舞台，

象徐鸿培这样执着的“痴迷”者，在京剧舞台上已

度过七十春秋，尤其是其中五十多个最具风采的

灿烂年华——
徐鸿培对麒派艺术经过三年的学习和研究，

再返舞台时，已是今非昔比，令人刮目。如有一次

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盖叫天演全本《武松》，要徐鸿

培扮演西门庆，孰料非常成功，尤其(挑帘]和(裁

衣]两场戏，徐鸿培把西门庆这个人物表现得活龙

活现，是人又是戏，有艺又有技，就是“这一个”，不

但观众交口称赞，连盖老一到后台也连声夸耀：

“好小子，有你的，不错!真不错!J，而正在台下看戏

的苏州开明戏院老板也一见钟情，特向徐鸿培发

出了一个月的演出邀请。

到了苏州，徐鸿培挂了头牌挑起大梁。李桐

森、李秋森、王瑶琴、曹慧麟等也都同台配戏。徐鸿

培首场演出《追韩信》一炮打响，场内掌声不断，戏

迷们被他那传神的麒派表演和潇洒的人物扮像所

倾倒，散戏后，许多男女观众拥进后台，争睹这个

新角儿的风采。随后又演出了《董小宛》、《鸿门

宴》、全本《徐策》和《六国封相》等戏，场场爆满，名

声大嗓。未等一个月合同期满，剧院老板恳请挽

留，又续订了六个月合同。此间，汉口剧院的老板

闻讯也来相邀，两方相争不下，这下可难坏了徐鸿

培，他既不能毁苏州的约，也不愿放弃到汉口演出

的机会，于是，又反过来找苏州剧院的老板商议，

老板也不愿把关系搞僵，不得不忍疼割爱，勉强答

应他先到汉口，待汉口演出结束后再回苏州继续

未完的合同。

徐鸿培高兴地带领刘泽民，刘湘文等全班人

马到了汉口，不料接的正是麒派老生王椿柏刚演

过的舞台。同是麒派先生，又是相同的戏路，该演

的麒派名剧王椿柏也都刚刚演过，再说汉口是水

陆码头，观众见多识广爱挑剔，戏不好演，如果头

三天打炮戏演不好，那就甭想在汉口立足。为此，

徐鸿培精心安排了头天演出麒派戏全本《徐策》，

第二天演出传统做工戏全本《清官册》，第三天演

的则是高派戏《哭秦庭》。出奇的戏码和传神的表

演，能人所不能，总算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以后

不论是麒派、谭派、高派，还是连台本戏，他不拘一

格地轮流上演，每天换一出，两个月不重复，观众

被征服了，舞台被占住了，就这样，一直演了半年，

按合同圆满演完。但最后三天告别演出《华丽缘》、

《击鼓骂曹》、《斩经堂》等戏时，不料欲罢不能，许

多观众拥到后台苦苦挽留，还送来了二十多面软

匾，挂满了剧场。汉口演出的成功，使徐鸿培认识

到：在强手如林的舞台上，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

中，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要顺应市场的变化、满

足观众的需求，又要防止艺术商品化的现象，这就

只有靠不断更新剧目、提高技艺、博采众长、独树

一帜，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传统京剧虽很严谨，但仍有南北之分，“京派”

与“海派”之别。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

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传统京剧在京是官的帮

闲，而在沪则是商的帮忙。曾一度，由于艺术商品

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庸俗的廉价效果掩盖了真正

的艺术，使得许多正直的艺人陷入了迷茫之中。上

海“沦陷”后，日寇侵入了租界地，但“延安文艺座

谈会”的精神和内地改良京剧(当时叫平剧)运动

的消息还不时传到上海，影响着进步的青年艺人，

同时有欧阳予倩、田汉、周信芳等前辈艺人的爱国

思想的指导，于是，由吕君樵、徐鸿培、李瑞来、潘

鼎新等八位青年发起，于1943年12月2日成立

了“艺友座谈会”，并在姜椿芳同志(以时代出版社

负责人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直接领导下，开

展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如：每周聚会一次，交流新

消息、传播新思想、商讨如何进行京剧改良、在兰

心大戏院为“伶联会”的清寒子弟组织募捐义演

等。为宣传抗日和抨击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徐鸿增、吕君樵、李瑞来、李慧芳、钱麟童、新谷莺、

朱春霖等艺友们自己创作排演了《信义村》，李瑞

来、吕君樵执笔编剧本，徐鸿培担任主演秦之锁，

并负责组织乐队、鼓师，联系排演场地，李慧芳等

组织票务。由于严谨的演出作风，新颖的布景装

饰。音乐唱腔和表演形式都突破了传统的框框，演

出效果非常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上海文艺

界一致好评，周信芳先生闻讯也前来观看，并赠送

了花篮表示祝贺。从此，上海的京剧改良运动更加

活跃起来，与解放区的京剧改良运动遥相呼应，互

为鼓舞。

《信义村》的演出成功，使徐鸿培等青年艺人

体会到：古老的京剧艺术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不

但能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贡献，同时也给京剧艺

术带来新的生命。正如周信芳先生所说：“必须和

时代的脉搏相一致。”从那以后，他们不断编演新

戏，同时紧随周信芳，学演麒派新编剧《明末遗

恨》、《卧薪尝胆》等一些切中时弊的剧目，以唤起

观众的共鸣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剧场内常

常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响亮的口号声，显示

了“文艺武器”的巨大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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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上海

那些“劫收”大员们你争我夺大发横财，随后是物

价飞涨钞票贬值，艺人们又陷入了极度的困境，老

百姓更是水深火热。徐鸿培不得不带着一些穷艺

人到外地巡回演出以谋生。直到1949年5月27

日上海解放，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很快恢复了社会

秩序。徐鸿培积极地参加了上海军管会举办的文

化艺术学习班。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配合军管会的

工作，徐鸿培和曹慧麟等合作，率先在上海大舞台

演出《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新剧目；为了纪念太平

天国一百周年，又与李如春、李桐森、李秋森、新谷
莺、俞砚霞等创作演出了《太平天国》。

1951年秋末，徐鸿培应邀参加了苏北实验京

剧团，并担任团长。由于经费少困难大，全靠演出

来维持近百人的生活，于是，徐鸿培率团巡回于沿

江各地演出，栉风沐雨，备受辛劳。同时，由他导演

并主演的《皇帝与妓女》、《白蛇传》、《野猪林》、《翡

翠园》等戏，演出收效甚佳。其间，又与言慧珠、李

玉茹等合作演出于扬州、南通一带，很受欢迎。

1954年，徐鸿培应邀到安徽挑起了大梁，很

快就为合肥京剧团排演了《北京四十天》、《秦香

莲》、《白蛇传》、《三姐下凡》、《彩楼配》等十几出大

戏，使江淮观众一睹风采，蜚声省内外。同年8月，

周信芳率上海京剧院(当时叫华东实验京剧团)到

合肥演出《四进士》、《追韩信》等麒派名剧，徐鸿培

抓住良机，每场必看，专心致志地观摩学习，揣摩

研究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之所以能传神感人，是因

为他演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同时还认

识到：麒派艺术是严于继承，善于吸收、勇于革新

的艺术，正象周信芳先生所说：“一个艺术流派的

形成和发展，必须经历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

新五个阶段。”而核心是个“新”字。这使徐鸿培在

对麒派艺术的认识上得到一次升华，同时也帮助
他在导演《十五贯》和塑造况钟这个人物形象时，

获得极大成功。1956年6月23日，江枫在《安徽

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十五贯>三个演员的表

演》的评论文章，对徐鸿培扮演的况钟给予了高度

评价：“徐鸿培同志扮演的况钟，是相当出色的，他

正确地体现了廉洁公正、见义勇为、实事求是、坚

韧不拔的况钟的典型性格，创造了一个古代正面

人物的舞台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很鲜明的印象。这

一角色创造的特点：他所表演的戏剧动作，不是孤

立的为外形的躯壳而存在，或者是为表演而表演，

而是以京剧的特有风格，紧密地结合着表现人物

的内在感情，因此有血有肉，栩栩如生。”1956年，

徐鸿培导演并主演了由张岳编剧的《初出茅庐》，

不论是舞台调度和唱腔设计，都不拘泥于传统程

式，而是力求新意，着重突出了对人物的塑造。如

徐鸿培所扮演的诸葛亮，一反传统戏中那个羽扇

纶巾、沉着稳健的样子，而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朝

气蓬勃、胸有抱负、谦虚谨慎、而又有远见卓识的

青年政治家的形象。只见他头戴儒巾，身穿鹤氅，

是不挂胡须的大嗓小生，形象鲜明合理，既符合人

38

物，也符合剧情。在(张飞请罪]一场，为表现诸葛
亮宽宏大度不计前嫌和爱将如友，他设计了一段

委婉真挚的[西皮二六]唱段，在体现麒派苍劲有

力、朴实无华唱法的同时，巧妙地揉进了谭派深沉

婉转、韵味醇厚的特点，演出效果非常好，所以该

剧在第一届安徽省戏曲汇演中荣获导演一等奖、

主演一等奖；与此同时，由他导演的《画皮》，也获
得导演二等奖。

1956年秋，正在攀登艺术高峰的徐鸿培，被

送到中国京剧院编导组学习，有机会和郑亦秋、樊

放、阿甲等著名导演一起切磋技艺，学习到很多导

表演理论和戏剧专业知识，使他以后不论在导演

或表演的艺术实践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

经他导演或主演的历史剧还有：《还我台湾》、《海

瑞背扦》、《猎虎记》、《义责王魁》、《孙安动本》、《凤

凰二乔》、《三家春》、《秦香莲》、《蔡文姬》、《南北

和》、《则天皇帝》、《还我河山》等，表演新颖，风格

各异；他在运用传统京剧的技法来表现现代题材

方面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既不是照搬老程

式，也不是话剧加唱，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进

行不同的艺术创造，使之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曾

由徐鸿培导演并主演的现代京剧《自毛女》、《万水

千山》、《杨立贝》、《红嫂》、《芦荡火种》、《古城春

晓》等都不拘一格，各有特色。如在1961年演出

《古城春晓》之后，《安徽日报》曾发表《良好的收

获》一文：“徐鸿培同志不论在唱腔、身段、念白等

方面，恰如其分地使用了一系列的表演手法，使人

看来，既没有脱离人物的思想感情，身份性格，又

不是撇开京剧的传统程式，徐鸿培扮演这个身穿

现代军装的角色(扮演地下党金光烈)，他从现实

生活出发，精心地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外在形象，在

一系列的舞台动作里，丝毫不落京剧袍带戏的整

冠、抖袖、迈八字步等一套窠臼，而是根据人物特

定的活动内容，做出了许多既符合传统表演艺术

规律，又突破程式规范的新架势。这是值得赞赏的

创造。”

1961年，IN甲率中国京剧院到安徽演出，要

求看一场安徽省京剧团演出的戏，在看完由徐鸿

培导演并主演的新编历史剧《还我河山》之后，阿

甲对徐鸿培饰演的岳飞给予了很高评价：“你们的

戏编得好，排得好，演得好。”使徐鸿培和全团演职

员深受鼓舞。此后，阿甲还将此剧本带回中国京剧

院重新排演。

1962年，经上海京剧院吴石坚副院长介绍，

在上海国际饭店大厅，徐鸿培向周信芳先生举行

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几十年追求麒派艺术、渴望得

到周信芳先生的亲灸，终于如愿以偿。拜师后，徐

鸿培多次到周信芳先生家去学戏，这位艺术大师

教戏一丝不苟，严格认真。如教麒派名剧《鸟龙

院》，他教的不光是唱腔身段，而着重是戏情、戏

理、戏德，他指导的不单是抬手投足的动作，而强

调的是鲜明的人物形象，是难以捕捉的神韵，他谆

谆告诫徐鸿培说：“学我者，不要站在我的‘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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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应该站在我的‘旁边’学，这样，既能客观地看

见我的优点，又可避免我的缺点。而且只有这样，

你才能越我而过，超过我”，“如果观众说‘你象周

信芳’，那你就得‘吃鸭蛋’，打零分；如果观众说

‘象你自己演的人物’，象宋江、象宋士杰，那就是

‘闽堂彩，，一百分”。他还说：“要师承数家，旁及百
家，白成一家。”周信芳先生的教诲，徐鸿培如获至

宝，牢记在心。后来，他在表演中，总是力求把所学

的各派之长，结合自身的条件，熔于一炉，汇于麒

派，创造出独特的京剧表演艺术风格，是最具麒据

神韵的麒派传人。

德艺双馨启后生

徐鸿培始终不渝地追求麒派艺术，从学麒派

表演，到接受周信芳的戏剧思想；从效仿周信芳以

文艺为武器切中时弊，到正式拜周信芳为师受到

真传。徐鸿培不但在艺术上成名，政治上也同样成

熟，所以他的演出不仅有观赏性，更有时代感。例

如：抗战时他仿效周信芳讲古比今的演剧思想，常

演《卧薪尝胆》、《明末遗恨》等具针砭性的戏，以痛

斥“二十万人齐倒戈，更元一个是男儿”的汉奸卖

国丑恶行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常演《打渔杀

家》、《徐策跑城》、《追韩信》和《王莽篡位》等戏，以

鼓舞人民推翻封建官僚、军阀的黑暗统治；解放

后，他又编演了《北京四十天》、《太平天国》等戏，

借以启示胜利之后更须防骄破满；为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排演了京剧《万水千山》，以歌颂中国工农

红军的丰功伟绩；为了祖国的统一，排演了颂扬郑

成功的《还我台湾》和表现宋代抗金英雄岳飞的

《还我河山》；在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

候，排演了助人为乐的《三家春》；在社会上浮夸风

盛行的特定时期，又排演了《孙安动本》、《海瑞背

扦》、《十五贯》等戏，以弘扬刚正不阿和敢于直言

的正气。但是，十年“动乱”却使他在劫难逃。他体

会过戴高帽子游街的“风光”，饱尝过“牛棚”的滋

味，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从没有动摇过信念，

忠贞顽强、忍辱负重正是他的性格体现。所以在

“牛棚”里做革命对象的同时，这位麒派表演艺术

家还常常情不自禁地“犯戏瘾”，往往一不留神又

表演起“帝王将相”来，当然，少不了又是新的批斗

材料。岂知：那个年代，正是他艺术发展的高峰期。

在阴谋家操纵和利用“样板戏”的时候，徐鸿

培虽然得到第二次解放，可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

华，但他却不放弃任何机会，哪怕是配角。如在《智

取威虎山》中演的常猎户，一个很不起演的角色，

却被他演得绘声绘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演《红灯记》时，他被军代表指派演鸠山，但他也

毫不推辞地充当了这个角色，而且演得一丝不苟，

相当出色。尽管他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但在最后

一场鸠山被刺后有一个“蹿扑虎”的动作，他也奋

不顾身地完成得非常漂亮。

1970年他被调到安徽艺校任教，虽然自己离

开舞台，但学生们却得到了一位很高级的教师。他

教戏严格认真，因材施教，唱、念、做、打无所不能。

他不但是学生的老师，也是老师的老师，一些青年

教师先到他这里“批发”过后，再去课堂上教学生。

与此同时，剧团里的一些青年演员也常常登门求

教。不管是谁来学，他都从不拒绝，只知为党的事

业培养接班人，而不知索取。他家离学校有十几

里，每天往返四次，要花两个多小时，但却风雨无

阻，从不迟到。他的上衣口袋里始终有一个小瓶，

装着降压宁、救心丸之类的药品，以防不测。有时

身体不佳，他就走几步歇一会儿，一直捱到学校，

也不愿缺课。他在盘算着：十年浩劫，几乎耽误了

一代人，国家正需要艺术人才，再不能因为自己而
耽误学生的课程，所以在课堂上他特别卖力。他教

的是戏文，演的是戏情，讲的是戏理，留的是戏德。

眼看学生们一个一个地活跃在舞台上并受到观众

的欢迎，他欣慰地笑了。岜知：在他的背后还有一

位得力的支持者——他的爱妻郑琴仙。为了他的

事业，她自己却放弃了工作的机会，默默地为他做

后勤，操持家务。不过她也害得他一直没学会做家

务，偶有一次下厨的机会，却把白菜炒得黑糊糊

的，从此他又被开除出厨房。

1978年，徐鸿培被调回安徽省京剧团任团

长，重返第一线，他又一心扑在工作上。剧团上下

一百多人，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艺

术才干，使他煞费苦心。既要给老艺术家落实政策

发挥余热，也要给中青年演员以更多的舞台实践

机会，还要为培养新一代接班人而操劳。为此他实

施了“传、帮、带”的计划，分两个演出团不间断地

演出，一个团“以老带新”着重演传统戏，另一个团

多是中青年演员，以演新编戏为主，如《宏碧缘》、

《隆中决策》、《大别山上》、《雁荡山》，等等，每年要

演二、三百场，所以安徽省京剧团在社会各界颇有

影响，被安徽省文化厅授予“全省文化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那时的徐团长虽年近古稀，却精力充沛，

他一面抓演出，一面抓创新，他自己也排戏，抽空

还给青年演员教戏，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都

是他的课堂，有空就教，有求必应，总想让青年演

员多学一些。他还以“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来达
到提高演职员素质和培养人才的目的，如特邀中

国京剧院导演郑亦秋来团排戏，同时又选送十几

名青年演员、演奏员报考中国戏曲学院和上海戏

剧学院，分别进修导演、表演、演奏、编剧和设计等

专业，现在他们都已成为舞台上的骨干力量。徐鸿

培痛惜自己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失去许多宝贵的年

华，他期望在下一代身上得以补偿，好为京剧事业

多做贡献，所以古稀之年他还应邀赴沪，不遗余力

地为麒派艺术进修班的学员传授技艺。正是：桃李

遍中华，德艺启后生。

徐老今年八十有七，虽显老态，但谈起戏来仍

精神抖擞，他对眼前的事不一定记得清，但对几十

年前所演过的麒派戏却滚瓜烂熟、一点不忘，因为

那是他的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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